
只要是醴陵人，不知晓“千年

咯醴陵县，万年咯丁家坊”这句民

间俗语的还真不多。

丁家坊是位于醴陵市城区来

龙门街道办事处东南郊的一个社

区，北倚秀美的人形山，南临悠悠

渌江河，地方不大，面积只有 3.2

平方公里，人口却有 8000余人。

丁家坊历史悠久，据说其得

名比醴陵古县城设置还要早，所

以“万年咯丁家坊”的说法也喻指

其存在年代久远。民国版《醴陵县

志》载：丁家坊在宋、元年代属醴

陵乡依仁里，明代属上坊都，清代

属十五自治区之城区，民国年间

先后属旧五区之第一区、清泉乡

之第五保等，新中国成立后，先后

归属于渌江乡、城东街道办事处

和来龙门街道办事处等。2005年，

丁家坊由村转为社区委员会，辖

15 个居民小组。2016 年，新一轮

行政区划调整，上洲村与丁家坊

社区合并为一个社区，仍称丁家

坊社区。

丁家坊得名，据传始于春秋

战国时期，有丁姓在洲上聚族而

居 ，沿 河 岸 设 堤 坊（古“ 坊 ”同

“防”）以防洪护洲，故名丁家坊。

丁家坊老辈人讲，这里在晋朝曾

出过一位大官丁尚书。清嘉庆版

县志则载有丁家坊名士丁隽简

历，称丁家坊在“治东三里，世传

丁隽家世于此”；丁隽为宋代学

士，“兄弟十七人，义聚三百口，五

世同居，家无间言。大中祥符间，

诏旌其门曰‘义和坊’”。丁氏族谱

记载，丁家坊在明代洪武元年曾

称为新洲，历时 400 年历史才更

复为现名。丁家坊原先的管辖范

围很广，新中国成立前上洲、中

洲、下洲三村（地）均在其境域内，

东至黄沙兰家坝，西南至桂花桥、

巫家湾地段（现湘东医院一带）。

新中国成立后，下洲逐渐演变更

名为烈士塔，成为醴陵老县城最

为繁华地段，已不复为丁家坊管

辖之地了。只有中洲仍在丁家坊

境内。

自古以来，丁家坊就是一处

举足轻重的交通要道。明清及民

国年间，县城由东走丁家坊，为出

入浏阳驿道。原驿道只有两三米

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通 106

国道之前，从县城通往东乡的主

道，就是从丁家坊出发，沿渌江河

岸经马脑潭（不经过珊田）直达黄

沙的。丁家坊水运尤为发达，直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都繁盛一时。

村南廖家渡口，原为复兴码头，兴

建于清嘉庆年间，为醴陵三大古

码头最为繁忙热闹处。码头对岸

即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醴陵颇负盛

名的国有企业渌电和永盛瓷厂。

在陆运欠发达的时代，这个码头

便是醴陵瓷器和其他货物出进的

主要转运站。现码头遗址保存较

好，青石板路及码头立碑还清晰

可见。

丁家坊村民一直以种植蔬菜

和稻谷为生，也贩卖些豆腐香干。

这里的土壤沙性重，土地肥沃，村

民种植的萝卜曾名重一时。丁家

坊俗称的沙罐萝卜品名其实叫

“浙大团”，是从沿海省份引进的

一种良种萝卜，种植始于民国早

中期，个儿又长又大，水多汁浓，

每个萝卜最小的都有 3 斤，最大

的曾达到十三斤重，易炆烂，脆甜

可口，成为醴陵当时著名的土特

产品牌，与曾作为贡品的黄沙庄

埠芋头齐名，远销株洲、湘潭和萍

乡等地。

丁家坊萝卜在人民公社大干

集体时，种植面积一度达到 200

多亩，亩产萝卜近 5 吨，为当时的

大队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

丁家坊却常受水患洪灾之扰，庄

稼等农作物年年失收歉收成为家

常便饭，导致经济发展长期滞后，

地方群众生活困难。当时有一首

民谣曾唱道：“有女不嫁丁家坊，

又怕大水又怕干……”在旧社会，

丁家坊人民的生活是日保日、餐

保餐，常常是吃零米过日子，等卖

完蔬菜香干后才换点早饭米回来

下锅。

历经几十年变化，丁家坊现

已成为城区的一部分，浙赣复线、

320国道穿境而过，连栋成排的房

产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村内

工商业发达，百业兴旺，村民大多

住上了漂亮舒适的楼房或别墅，

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3 万多元，

人人都过上了富足美满的幸福生

活，再也不用靠天吃饭，男人们也

不用发愁讨不上媳妇了。

这就是丁家坊，一个古老厚

重而又日新月异着的美丽村庄。

晓阳书记
刘云波

这是父亲留下的一张老照片，背面有他的笔迹：“1985 年 5月

17日，市公安局干警会操检阅。”这也是株洲市公安局全体干警着

装的第一次大型阅警式，市局所属的各部门单位、各警种方队成

一字排列，以抖擞的精神面貌接受市领导检阅。

建国之初至 1980 年，除基层派出所民警、交通警察、消防警

察、武装警察以外，其余公安干部一律不着制式警服，1970 年代

末，着装范围逐步扩展至市县区的刑侦、预审部门，最后才扩大到

全员着装。这次阅警也是检验当时全局民警着装会操成果的一个

结业仪式。

那次会操的主检阅领导为时任市委副书记郝诚和市政法委

书记万晓阳，由市公安局局长刘辉陪同。芳华转瞬，他们都已离开

了人世。作为新中国公安政法战线第一批生力军，他们那辈人的

青春年华似火一般炽热。郝书记我无缘接触，这里我要说的是万

晓阳书记。我那时在南区公安分局办公室工作，因此与他有过接

触，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真诚，平等待人，丝毫没有高高在上盛气

凌人的官架子，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普通人。

1990 年代初，我担任市南区公安分局办公室主任，在分局领

导的鼓励下，创办了一个带有文学性质的期刊《警营风采》。为了

提高刊物在全市政法系统的知名度，我冒冒失失地赶到市委所在

地，找到时任市政法委书记的万晓阳，请他题写刊名。他不摆架

子，没有推脱，只说自己很多年没有摸过毛笔了，叫我隔天来拿。

他顺便问了我一下分局当前的工作情况，问得很细，不时在本子

上记录我所说的数据和情况。我知道他是借此了解公安基层的一

些情况，也知无不言地向他如实汇报。说着说着就到了午饭时间，

当时我根本没有考虑会影响万书记的午休，也没有考虑自己与他

的地位悬殊。他叫我留下吃饭，我也就傻乎乎地从了。他到机关食

堂打来饭菜，将搪瓷饭碗放到壁炉上，边吃边谈，一直等我将情况

说完。

几天后，我赶到万书记的办公室，拿到他题写的刊名，是那种

很古法的隶书，书写遒劲有力，笔墨饱满，字距均匀，可以看出是

习过古帖的童子功。后来与他交往多了，知道他教过私塾，是一位

有文化底蕴的领导。

万书记是 80 年代初湘潭地区撤地并市调到株洲市来的，当

年我父亲在市公安局工作，之后又到人大负责依法治市工作，他

们在工作中有许多交集。1984年，正是“严打”工作引向深入之时，

他们常在一起工作，并肩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结下了深厚的工

作感情。时值机构改革之初，省里有关部门的个别领导以我父亲

文凭低为由，要他退居二线，是万书记及市里的主要领导力挺和

坚持，才使我父亲得以继续为党的公安事业工作。我想万书记他

们为父亲出面讲话，并非出于单纯私谊，而是出于对党和人民的

事业忠诚，对身边同志的了解，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的精神。

万书记对青年干部的培养也是不遗余力的。我听他讲过一段

往事，那年，浏阳县城发生了系列盗窃案，一直破不了，搞得人心

惶惶，县委书记找到已担任县委副书记的他，请他挂帅破案。他临

时找了几个人，其中有省农学院刚毕业的青年小刘，那位刘同志

出身质朴的贫寒家庭，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是农民，俗称半边

户，人聪明勤奋。万书记带领临时组成的 6人专案组，冷静地分析

案情，一步一步，不断地发掘出新的线索，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工

作，终于找到关键证据，一举破获县城的系列盗窃案件，在浏阳一

时传为佳话。

1980 年代初，万书记调到株洲任职后，向我父亲推荐了已在

株洲市局机关工作的当年那位刘姓年轻人。这位年轻的大学生从

市局刑侦大队的秘书股长一路成长，最后官拜局长。

万书记退休后，我们在私人场合见面机会更多，交谈也更轻

松。父亲去世后，他每次碰到我，都要问我母亲的情况，身体状况

怎么样？有什么病，吃什么药。并常唠嗑和我父亲在一起的往日时

光。别人请他钓鱼，我曾陪过两次。那年在太高水库，我们坐在池

塘边聊天，谈及往事的闲谈中我问他，你退休后，那个曾经受过你

恩泽的人来看过你吗？他说：“没有啊，一次也没有！”说完笑着反

问我：“你什么意思哦。”两人说着说着，都笑了。

我知道那个年代的干部是不徇私情的，凭实绩用干部是基本

原则。父亲常跟人说株洲政法系统领导写文章讲话，万书记的逻

辑性强，文笔出色，讲话稍作整理就可直接当做会议纪要……

如今我自己也过了退休年龄，但想到万书记和父亲他们那代

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精神，我仍有理由感到年轻，仍然还需努

力，人生不能停止脚步。

父亲三十岁以后，我才从一个偏僻的

乡村小屋告别童年，与他团聚，住到同一

个屋檐下。

当时家里住杉木塘，紧邻铁路，父亲

上班的地方在清水塘，两地相距十多里

路。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地骑一辆大钢圈的

旧永久牌自行车，风尘仆仆地来来往往，

那辆自行车因为生锈而发出特有的铃声，

总是每天摇醒我的黎明。

我曾经有两次坐公交车去找父亲，有

次中途晕车在清水塘站提前下车，路边那

口泛着清波长满菱角的清水塘里有满眼的

嫩绿。父亲上班的地点必须经过清水塘再

往前到水泥厂，是 9 路公交车的终点站。

水泥厂里到处都是厚厚的灰尘，当时他戴

着纱布口罩，顶着一头“灰白的头发”，

见过我后，就匆匆走回了车间。

不上班的周末，父亲会将时间安排得

非常充实。那时每家每户都配发粮证、煤

证、布票、肉票、粉丝票、豆制品票……

父亲是一家之主，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

酱醋茶，父亲口袋里揣着这些票证，盘算

着家庭成员的温饱。我随着他先后进粮

店、菜店排队购物，然后再跟在他的身后

扛着长长的水勺去菜地浇水，摘辣椒南

瓜，挖成熟的芋头。那个时候我偶尔偷

懒，会趁着蜻蜓正在竹篱笆的丝瓜架上歇

息，屏住气息去捉往，然后又将它们放进

松散的黄昏里。

为了解决好温饱问题，父亲自己挑砖

砌了一口带瓮坛的土灶，做饭的同时可以

烧好热水，我放学后也会经常去厂里的木

工房找剩余的刨木花等废木料做柴禾。我

还偶尔跟着他学做藕煤——他用自己在工

厂学的手艺做了一个藕煤模子，然后在夏

天最热的日子里，弓着腰拉回来一车一车

的煤，再按一定的比例掺上黄泥，加水

“和熟”，拍实压紧，让它们“晒”一个晚

上的月亮，使煤和黄泥充分地相识相知，

第二天清早他一起床就开始做藕煤。父亲

做的藕煤非常专业，藕煤的每个孔他都要

我检查是否通透，我看着他的衣服汗湿

了，换过汗衫，又湿了，然后，他干脆光

着膀子，脖子上搭一条毛巾擦汗。

每年山上的松针熟透飘落之后，阳光

温热，父亲便提一个大竹篮，带着我们一

起上山采松菌。黄褐色或者蓝绿色的松菌

大小不一地撑着柔软的伞盖，躲在松针下

或松树旁的茅草丛里，深藏着它们淡淡的

草木清香。父亲找到了，就会欣喜大声地

喊我们去看。有次他发现了一丛松菌，兴

高采烈地去采，却发现一条蛇正抬头目不

转睛地望着他，他又急又怕，连喊了几声

“有蛇！”吓得我转身就跑，在山坡上慌乱

地上蹿下跳。

父亲说有松菌的地方曾经来过一种

鸟，叫雁鹅鸟，雁鹅鸟在空中飞过，中途

会在松树上停歇，鸟停歇过的树下就会长

出松菌，也叫雁鹅菌，或者寒菌。每年采

完松菌回来，晚餐时他都会端出一大锅鲜

美的寒菌炖肉。

父亲“入得厨房”，做的菜极具家乡特

色。我至今遗憾没有跟父亲学会做酥肉，

他做的时候用糯米、桃酥、鸡蛋、糖、五香

粉、五花肉等原材料，先后加工搅拌在一

起，热油下锅炸至金黄松软，我只要看见了

就忍不住直接用手抓起来大快朵颐。

父亲曾断断续续读过几年私塾，但他

嗓门高，性格急躁，很少循循善诱，他一直

将“竹梢子”（竹枝条）扎成的“棍棒”放在老

式架子床的床顶，依仗着个子高的优势可

以随时取下来实施“家法”。他制定了很多

家规，包括不准打牌、不准跳舞、不准看电

视、不准讲粗痞话，要洗衣做饭等等，如果

有人不小心触犯被他撞见了，都只能极不

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伸出双手。他使用

“家规”的时候，还有一个苛刻的附加条件，

就是不许其他任何人求情或者插话——他

的大嗓门只要一放开，家里大大小小立马

悄无声息，噤若寒蝉。

从到城里开始，我就惧怕父亲，自幼

不在父母身边生活，我自带了一种胆怯和

疏离，害怕被“寄人篱下”，同时畏怯父

亲的性格脾气，有次父亲在家里粗声大气

地吼一嗓子，我即刻吓得“躲”到门后或

者屋角里，恨不能马上钻进墙缝。

日子就在父亲的严厉和粗声大气中平

平淡淡地日升月落。

父亲有段时间换了工作，负责一个小

小的电镀厂，为指甲钳、落地台灯、螺帽

等产品“涂脂抹粉”地镀铬或镀镍，然后

再让它们走向四面八方。厂里离家很近，

因此，我在家里时不时都能听见父亲在外

面的喧哗。后来，父亲又调整了工作，到

了一个山清水秀花红草绿的地方，这时父

亲的脾气性格有了明显的改变——公园里

有鹿囿，养有一些梅花鹿、马鹿，他时不

时会散步过去看望它们，还给它们喂秋天

成熟的食物。

我是无意之间发现父亲开始唠叨往事

的。他拎着我们一起去探望他乡下老家的

亲戚，讲过去的故事；他让我们开着车每年

去一个固定的地方，去给我们从未见过的

奶奶扫墓，还叮嘱我们记好往返的山路；他

不再张开嗓子大声说话，而是经常在周末

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不断轻言细语地催

促着我们早点回家吃饭，同时极具耐心地

听着我们抱怨着忙碌、奔波的生活。

晚年的时候，父亲变得步履蹒跚，他

逐渐找不到回家的钥匙，后来还找不到回

家的路。我害怕他走失，给他做了一个人

员信息卡片挂在胸前，偶尔扶着他在小区

的公园里慢慢行走，挽着他的胳膊，让他

的满脸皱纹在夕阳中舒展着快乐。

不久，父亲因中风和阿尔兹海默症住

进康复医院，前后五年有余。其间病情总

是辗转反复，他从流食慢慢恢复到可以吃

蔬菜米饭，又回转到插管食饲，从扶着墙

慢慢步行到坐轮椅再到终日不能下床，直

至后来不能言语。每次去看他，他都定定

地望着我，有时眼里含着喜悦，有时又仿

佛素不相识……

父亲去世的那个下午，我没有哭。

我看着面前的父亲就这样，一段一段

地走完了他自己人生的路。

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我独自一人在

小区的公园里晃荡，脑海里全是父亲过去

的身影。那一刻，没有月光，夜不深而人

静，孤独寂寞和无助在暗夜里紧紧地裹挟

着我，让我不能呼吸：子欲养而亲不待，

今后，我将再去哪里寻找那双扶持的手？

又将再与谁共商琐碎的家事呢？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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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

老照片

1985 年 5 月 17 日，株洲市公安局干警会操检阅仪式，前排检

阅三人组中居中者为时任株洲市政法委书记万晓阳

关于父亲的点滴记忆
旭 宁

丁家坊
一个社区的源远流长

文志勇

丁家坊社区办公楼

丁家坊栽种的沙罐萝卜

现在，丁家坊的村

民大多住上了漂亮舒

适的楼房或别墅

丁家坊村南的廖家渡口，当时为醴陵三大古码头最为繁忙热闹处


